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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目前，李嘉诚基金会全
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在内地
设立了30 多家宁养院，而宁
养办汕头总部一共只有9 个
人，分管着财务、IT、培训、
项目考察、行政管理等，几乎
一个人负责一个方向。总部
负责人罗敏杰在澳大利亚长
大，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
学博士，原来做医生；分管教
育培训的林维德出生在美
国，在台湾长大、工作，一直
做护理工作。两人都是在接
近退休年龄时，直接放弃工
作，参与李嘉诚基金会宁养
服务计划的。

“任何一家基金会，如果
在金钱上没有好好管理，那
就是最基本的管理制度不健
全，很容易产生弊病，肯定会
出问题。”在电话里，林维德
的声音平淡如水，却不乏感
染力。“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最主要是因为这些钱得来不
容易啊，这是李嘉诚先生一
个人的钱，我们不忍心看见
他的钱被用在不该用的地
方。有些人可能觉得量化得
太细，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实
际上，只要把规范学习并运
用好，就会理解这套机制。”

“基金会不是企业，可以
通过开源，让大家过得很舒
服，基金会只能节流。在任何
一个地方能省则省，把每一
分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比
如说很多地方开大会都请专
业的会务公司来做，那要花
很多钱的。我和罗先生就是
想把钱省下来，就能让更多
的病患减轻疼痛。”

“我和罗敏杰在海外这
么多年，这样做事习惯了。”
林维德说，现在全国有30 多
家分支机构，汕头总部一共
只有 9 个人，没有谁太在意
工作有多辛苦。“事实上，我
们星期一到星期天几乎都在
工作。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努
力，换来所有工作人员对宁
养理念的认同，把慈善精神
传给他们，因为我们做的是
慈善事业啊，可以不讲奉献，
但得善始善终，把李嘉诚先
生奉献出来的钱和爱心，能
够真正用在患者身上。”

对于跟各地医院合作开
展宁养院出现的各种问题，
林维德觉得这很正常，“刚开
始理念不同，人家怎么会一
开始就相信你啊，但这都没
关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制
订这么细致的学习、交流活
动。这些困难都是能克服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的前提，
那就做善事，所有的问题都
会在这个大善事之下化解。”

“但具体讲，临终宁养关
怀在内地是一个崭新的工
作，很多人对这个工作并不
明白。我们需要的是真正了
解、认同这件事的人员，而不
是敷衍了事。这才是最大的
难题，其他都是可以克服
的。”林维德说。

对于内地官方慈善机构
暴露出的问题，林维德觉得，
现在内地用于慈善的钱是不
缺的，主要是内地慈善项目
还不够多，民间力量进入慈
善的门槛太高，如果政府开
放这些项目，再有很多政策
支持，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慈善项目就是慈善项
目，我们都按照既定的规则
去做，如果真的有人诚心要
骗我们，我们宁愿让他骗好
了，因为我们本着一颗爱心
来帮助他。所以，对一些患
者，既然他来了，需要救助，
而且带齐了相关证明，我们
愿意相信他，这是真的。哪怕
使一点小技巧，我们也原谅
他。我们希望他们善终，在生
命的终点，能够有尊严地生
活每一天。”林维德说。

基金会管不好钱

肯定会出问题

格纵深

把李嘉诚的每一分钱
都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本报记者 刘彦朋 王尚磊

每条规定背后，都有

很多程序盯着你

“一个花瓶能值300多块钱，
有点贵啊！”
“花瓶是装饰品，哪有个准价

啊，说它值 500 块，它也值；说它
值 5万，也有人信。”
9日傍晚 6点多，聊城市人民

医院东区一栋三层小楼配楼里，宁
养院护理人员毛凤英和全科医生
田银璞、社工姚荣等人，刚从东昌
府区李海务镇荆庄村“查房”回来。

宁养院主任高杰和文职人员
张士哲一直在办公室，等他们回
来对上月初宁养院开业花销的账
目。张士哲专门给全国宁养院汕
头总部上传账目和电子病历，他
与毛凤英在一个花瓶价格上产生
了分歧。

张士哲告诉高杰，从开业到
当天一共收治了 15 名癌症晚期
患者，为他们免费提供止痛药费
用加上其他运行费，一共花了
8000 多元。“今天总部又来电话
了，要把线路再细化一些，争取出
去一趟顺路多去几家，不能东一
家西一家的，浪费油钱。”高杰说。

作为专门为癌症晚期患者提
供止痛、临终关怀的公益组织，聊
城市人民医院从向李嘉诚基金宁
养服务计划办公室提出申请开办
宁养院到签订合同，不到一个月
时间；到 7 月份成立，总共不到 4
个月，其中还包括一个月的学习
培训时间。
对于高杰等人来说，这段时间

就像上学，每天都得学很多东西。
“而且学到的，就得遵守，宁

养院的每条规定背后，都有很多
程序像眼睛一样盯着你。比如说
财务状况，全国宁养办每年年初
把120万元(第二年开始追加到
130万元)拨给我们医院财务科，
我们去病人家产生的油钱、过桥
费，患者的医药费，每个月必须把
这些费用的票据扫描到电脑上，
再通过网络传到宁养院管理上报
系统。总部逐一审核之后，认可签
字、留底，我们拿着他们签过的
单，再找医院院长、负责管理的科
室职能人员、宁养办主任三人分
别签字，才能从医院财务科拿钱。
最后，年终还得给汕头总部报费
用总数，总部再根据每月交上去
的报销单据汇总核查，看能不能
对上账。所有单据、发票必须在背
面注明用途及经手人签名。”

此外，除福利支出、汽油费
用、差旅及培训费外，凡任何大于
(含等于)500元的采购或开支，张
士哲要填写《经费审批表》，传真
或扫描原件送总部审批，后送院
领导审批后纳入医院招标采购系
统购买。
“比如开视频会议需要买投

影仪，提出申请后，总部会把投影
仪的价格发给你。去哪家公司买，
总部已经联系好了，并把销售单
位的账号发给医院财务科，由医
院财务科直接划账给销售公司，
对方再把发票寄过来。这中间，当

地宁养院根本没机会接触到钱或
者销售单位，一点吃回扣、拿提成
的空间也不给你。”高杰笑着说，
如果在内地，可能只需要领导批
个条子，就能引进数十万元设备，
中间很容易滋生腐败。

我们平时遇到的情

况，都是“让领导先走”

“这些细致到啰嗦的要求是
不是一纸空文，从培训时就能看
出来，那可不是闹着玩。”高杰对
他在上海的 24 天岗前培训印象
深刻。
“上课前先测试做选择题，会

多少就做多少，先摸个底，到晚上
10 点，上完 11 个小时的课，再来
一次后测，看你这一天到底学到
多少东西。在咱们这儿，就是学校
里的学生也做不到这些，更别说
其他的职业培训，大多都被当做
编织关系网的良机。”高杰说。

上课不能迟到，迟到几秒钟，
椅子就搬到讲台上去了。有一次
高杰到了课堂，先把水杯放在座
位上，出去接了个电话，负责培训
的李嘉诚基金会医疗慈善项目高
级项目主任林维德发现上课时间
到了，还有座位空着，立即要求把
椅子搬掉。“多亏同位儿提醒他，
说我已经到了，在外边接电话，林
主任才网开一面。”高杰说。

下一次开会，到了时间，仍有
空着的座位，椅子当即就给放倒。
“你迟到之后，再把椅子扶起来坐
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也很难
受，逼着自己慢慢养成守时的习
惯。”高杰说。

有一次，全国宁养办主任罗
敏杰给主管培训的林维德求情，
说学员来培训好多天了，还从未
出过培训大楼，是不是少上一个
晚上的课，让大家出去转转。“林
维德当即就说‘不可以’。他们就
是这样，只要是自己负责的，谁求
情也不会开后门，说一就是一。按
照咱们现在的风气，谁敢和一把
手对着干？”
“咱辛苦，人家更累，像罗敏

杰一样的管理层，基本上都是60
岁以上的退休人员。每次上完课，
咱们拍拍屁股走了，罗敏杰和其
他总部管理层的工作才开始，收
拾话筒、网线、投影仪，这些‘领
导’就成了会务人员，他们从来不
专门花钱请人收拾。人家那可不
是作秀，而是自然而然地，一直就
那样。这在我们内地人员的脑子
里，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平时
遇到的情况，都是‘让领导先
走’。”说到这里，高杰突然提高了
音调，甚至有些激动。
“每次吃饭，学员10人一桌。罗

敏杰，也就是我们宁养院的总头
儿，她自己从没固定的吃饭座位，
每次都是等我们快吃完了，她收拾
完会场才到餐厅，说不定从哪搬个
椅子来，随便找张桌子坐下才开始
吃，我们都很不好意思。”
“领导都这样，我们还能说什

么？也正是这样，大家对培训管理
太严的抱怨都没了，啥规定都自

觉遵守。”
集体学习完，回到聊城，每隔

一周还要开两个多小时视频会
议，“这个会议上，总部会指定某
个宁养院提供典型病历，给其他
宁养院分享。然后再请几个宁养
院的人，对病历点评，这就能看出
来你平时工作用不用心。人家都
说得头头是道，咱代表聊城、山东
说不出个一二三，一年半载不出
一个典型病历，那情何以堪啊，所
以平时就得下工夫，与患者打成
一片。”高杰感慨。

将临终关怀“量化”

和患者谈话要保持一条手
臂长短的距离，与患者之间呈

45 度或 90 度角。“每一项都有
详细规定，写在每一年最新更
正出版(截至 2010 年底，已出
至第五版)的管理指引上，甚至
对工作服的价格上限和使用年
限，都有说明。这就是一整套规
范。这些你遵守不了，其他也很
难达到标准，总有露馅的地
方。”高杰说。

对宁养院每年服务患者人
数，总部都有硬指标：开业后第一
年350例；第二年450例；第三年
550例(新患者+既往患者)。

每位患者的病历本多达30
至50页，除了需提供本人身份
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二级
以上医院的病情诊断书原件、
贫困证明之外，还有总部提供
的病历模板，让医生在家访时
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填写。“疼痛
评价、患者的食欲、面部表情
等，都必须得到具体的量化，然
后通过这些数据判断是不是符
合救助标准，筛选病人这块他
们不管，但是我们必须把病人
的病历通过内部系统交上去。”
田银璞说。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从开业

以来，从提交的50份申请中，只选
出了 15 名救助对象。有人开着轿
车、戴着金链子过来吵闹，要求成
为救助对象，还有人通过关系打
招呼。是关系介绍的不要紧，但我
们必须通过家访核实对方是否符
合条件。”高杰说。
“每年年底，总部会委托具

有公信力且双方都信服的第三
方医疗鉴定管理机构来审计病
历。医嘱是不是准确，符合医学
及管理指引的要求，用药是否
符合标准，审计完后公布量化
成绩，60 分及格，不及格的提出
整改方案，连续三次整改仍不
及格，他们就要解除合约了。”
高杰介绍。

总部还会定期下达月度学习
计划。“比如你这个月要看哪些视
频，读哪些书，然后还要写观后
感、心得，月底交上，然后打印出
来，由主任到护理人员、社工，逐
一签字，确认大家都知道这个事，
并按照通知要求去做。这个月我
们第一次参加学习，看的视频是
《旅行小屋》，说的是在人生中，要
满足一种愿望，有些东西要舍得
丢掉，学会放弃，才能达到目标。”
高杰觉得，这是一种软性监督，通
过不断强化，达到对这一工作的
高度认同，比硬性规定更有效。
“对我们来说，各个方面都

是一次全新感受。”高杰感慨
说。

▲聊城宁养院护理人员正在为一名肺癌晚期患者进行常规检
查。和患者谈话保持多大的距离，都有一整套规范。 刘彦朋 摄

“任何一家基金会，如果在金钱上没有好好管理，

那就是最基本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很容易产生弊病。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最主要是因为这些钱得来不容易

啊，这是李嘉诚先生一个人的钱，我们不忍心看见他

的钱被用在不该用的地方。”

——— 李嘉诚基金会高级项目主任林维德

一个月前，全国
宁养医疗服务计划聊
城宁养院在聊城市人
民医院揭牌，这是李

嘉诚基金会在山东办
的首个宁养院。李嘉
诚基金会每年拨给全
国 30 余家宁养院 5000
万元，用于对内地家
庭贫困的癌症晚期患
者进行临终关怀。

当“香港经验”落
户聊城时，会产生哪
些观念和制度上的冲
突？而李嘉诚基金会
又如何确保资金安
全、分支机构运转高
效？9 个人掌控 5000
万慈善基金，如何确

保把每一分钱用在最
该用的地方？李嘉诚
基金会的一些经验和
做法，或许能给那些
遭遇信任危机的内地
慈善机构，带来一些
启发。


